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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政治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正统”意识

与“寻根”意识有利于促进政治和谐；经济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蕴含的商品交换意识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文化上，泉州

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有利于促成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局面的出现。与此同时，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也产

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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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构想后，宗

教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始成为学界探
讨的热点，由此产生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不过，由

于种种原因，这一研究领域始终存在两方面的不足。

首先，大多数的研究成果仅停留于理论层面的探索，
其结论因缺乏田野实证材料的支撑而显得单薄。其

次，个别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往往

因调查地点的典型性不够，而使得结论不具有普遍性
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选择一个典型地区作

深入的田野调查，有助于克服已有研究的不足。泉州
位于我国东南沿海，号称“世界宗教博物馆”，是我国

各省区中宗教与民间信仰最为繁盛发达的地区之一，

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有着普遍
而深刻的影响。因此，以泉州为个案，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理解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这

一课题。本文中，笔者利用田野调查中收集到的资
料，对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泉州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

一、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政治方面的积极作用

与消极影响

政治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笔者以

为，当代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与活动，对于当
前的政治和谐来说，利大于弊，是有助于推动泉州构

建和谐社会进程的。

首先，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一种政治上的

“正统”意识。在这种意识的引导下，广大信众会积极
主动地向当前政治靠拢。而广大信众对当前政治认
同感的增强，有利于促进和谐政治局面的出现。
从历史上看，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强烈的追

求王朝敕封的“正统”意识。这种“正统”意识极富弹
性，能够伸缩变化以适应不同的时代环境。例如，泉
州市区圣公宫奉祀的主神倪国忠，生前为抗元义士。
倪国忠最初获得民众的立庙奉祀，是因为他是反抗
“异族”入侵的英雄，是汉族忠义观的践行者。但是，
元王朝的统治稳固后，民众的“正统”意识发生了变
化，信徒间开始流传倪国忠在元顺帝时显灵到皇宫灭
火，并为皇后解除产厄而被敕封为“昭福侯”的说法。
倪国忠从抗元英雄变成了护元英雄。
上述这种颇具弹性的“正统”意识，在当代泉州宗

教与民间信仰中仍然可以发现。例如，适应当前两岸
妈祖文化交流渐趋活跃的趋势，一些政府发言人在相
关的谈话中，主动将妈祖称为“海峡和平女神”。政府
的这一定位，提供给民间信徒一个政治认同的机会，
泉州的一些妈祖庙在罗列历史以来妈祖所获得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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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时，煞有介事地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敕封海峡和

平女神”这么一句。民间信徒的这一做法，反映了泉
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正统”意识“与时俱进”的特征，这

种“正统”意识的存在有助于广大信众在社会主义社
会中，主动调整自身，以更好地与新的时代环境相

适应。
在“正统”意识的引导下，广大信众在举办宗教活

动时，大多能够紧随政治形势，把宗教活动与当前的

政治主题联系起来。例如，１９９５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五十周年，晋江市深沪镇宝泉庵结合这一时代背景，

聘请武当山道教协会和永春县道教协会的经乐团前
来主持太平清醮法会，“悼念、祭奠抗战中为国捐躯的

将士及死难同胞”①（Ｐ６１）。无独有偶，２００５年抗战胜利

六十周年之际，南安市诗山镇凤山寺也举办了“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暨祈祷国泰民安法会”，同时还
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图片展与座谈

会②（Ｐ４７）。以上这些斋醮法会活动是在纪念抗战胜利

的主题下举行的，其仪式环节显然会涉及纪念抗战胜
利的内容，广大信众处身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

前时代主题的潜移默化，他们对当前政治的认同感自
然也会随之增强。

其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着强烈的“回归中
土”的信仰意识。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这种信仰意
识的存在，有利于联系海外三胞，增强华夏民族的凝

聚力，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
詹石窗教授认为，中国民间信仰中含有眷念故土

的寻根情结。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观念中，“中土”是
最尊贵的，“四方”的文化都来源于“中土”，由此形成

了“中土—四方”的观念，回归“中土”的意识是民众寻
根的动力来源［１］。我们认为，“中土—四方”观念里的

“中土”与“四方”是相对而言的，“中土”指的是文化发
源地，“四方”指的是该文化影响所及的地方。因此，

“中土”与“四方”并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与边
陲。在对“中土—四方”的理论作出上面这样的说明

后，我们就能够运用这一理论架构来解释闽台地区的
宗教与民间信仰现象。在闽台一带，起源地（祖庙）被

信徒视为“中土”，其他的同祀这一神祇的庙宇所在地
被视为“四方”。在寻根意识的促动下，“四方”的信徒
通过谒祖进香等方式与“中土”保持联系，实现向“中

土”的回归。
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是台胞的主要祖籍地之

一。历史上，泉州民众东渡台湾、南下东南亚时，鉴于
海途危险，大多携带家乡神祇护航，到台湾与东南亚

后，再建庙奉祀。泉州的宗教与民间信仰，随着泉州

人的脚步，传播到台湾与东南亚一带。在这个宗教与

民间信仰的传播过程中，泉州本土的寺庙，作为台湾
与东南亚地区宗教信仰的文化起源地，很自然地被视

为“中土”，而台湾与东南亚的寺庙，则成为“四方”。
按照“中土—四方”的理论架构，“四方”的信徒在寻根

意识的促动下，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向“中土”的回
归。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四方”向“中
土”的回归也越发频繁。例如，据《泉郡富美宫志》记

载，从１９８８年６月到１９９７年９月的十年间，泉州富
美宫接待了嘉义镇安宫、云林聚宝宫、台中聚善宫、台

南金唐殿、彰化富美宫等数十个台湾同祀宫庙２１４批
次的谒祖进香活动③（Ｐ８３－１０２）。近年来，到安溪县感德

镇石门村保生大帝祖居地谒祖进香的台湾保生大帝
宫庙也越来越多。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台湾保生大

帝信仰总会进香团还特地给玉壶殿送来了“真人古
地”匾额。

表面上看，台湾与东南亚信徒频繁的谒祖进香活
动，仅是信徒认同祖庙的“中土”地位的一个结果。但

是，郑一省的研究告诉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郑
一省指出，寻根是对祖先的一种认同，但它不是一种
单纯的尊敬祖先的情感，认同祖先实际上是对祖先背

后的文化的认同［２］。同样，海外三胞认同泉州祖庙，

实际上是认同祖庙背后的文化。张新鹰认为，民间宗
教信仰“是在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过程中愈

加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
影”［３］。因此，祖庙背后的文化，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

化。可见，海外三胞返回泉州谒祖进香的活动，有利
于在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形成民族向心力。

而随着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海外三胞与祖国的联系将
会大大加强，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有望早日实现。

如前所述，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正统”意识与
“寻根”观念有助于促进政治和谐。不过，我们也要看

到，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的一些因素对政治和谐也
存在消极影响。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政治方面的最大消极作

用，在于它是一种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有神论基础上的
文化现象，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是建立在

科学的无神论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础之上的。戴康生、彭耀的研究表明，当社会处于上
升阶段时，如果宗教处于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矛盾

对立的状态，宗教的负功能就要大于正功能［４］（Ｐ１９４）。

当前，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处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矛盾
对立的位置，决定了其存在与活动必然会对社会造成

负面影响。显然，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信徒越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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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热烈，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可能性也就越大。

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外，在实际的运作过程
中，宗教与民间信仰对基层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也是

明显存在的。例如，我们在惠安县净峰镇莲峰村的调
查中了解到，该村的神权要大于政权。莲花宫是该村

全体村民共同拥有的一座宫庙，莲花宫董事会由村中
较有威信的老人组成。村里的经济纠纷、人事纠纷，

由莲花宫董事会负责调解；村里的文化事业、公益事
业，也由莲花宫董事会一手操办。至于莲峰村村两

委，在基层政治生活中反而处于边缘位置。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信

徒，都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在参与宗教信仰活动
时，也都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就使得宗
教与民间信仰在侵蚀基层行政权力时，其负面影响还

不是太明显。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要引起我们
的足够重视，以便防患于未然。

二、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经济方面的积极作用

与消极影响

邓小平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
然是建立在经济的高度繁荣之上的。泉州宗教与民

间信仰内含的一些因素，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有助于推进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首先，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是在浓厚的商业氛围
中形成的，浸润于带有强烈的商品交换意识与商业观

念的宗教信仰中的泉州民众，能够更好地适应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

历史上，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繁盛与当地民众
频繁的海外贸易活动有直接的关系。泉州地处滨海，

田土贫瘠，人口众多，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因海之
便，出洋谋生。海外商贸活动的利润大，风险也大。
因此，泉州民众对神灵极为崇拜，希望借助神灵的庇

佑来求得平安顺遂。每次出洋归来，泉州民众都要举

办仪式，答谢神灵的庇佑。而出洋贸易的丰厚收入，
又使得泉州民众在举办仪式活动时大肆铺张，极尽奢
华。可以说，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繁盛，与当地民

众频繁的海外商贸活动之间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泉
州民间信仰是在海外贸易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使

得在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环境
中，泉州民众与其他地区的民众处于不同的起跑线

上。当其他地区的民众被经济建设的大潮冲击得晕
头转向时，泉州民众却如鱼得水，应付自如。

其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包含着的一些信仰
理念，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据国外学者葛希芝

（ＨｉｌｌＧａｔｅｓ）的研究，烧纸钱的做法隐含着商业动机：

“一般中国民众把钱当成与超自然交易的手段，试图

通过贿赂神灵得到他们想得到的保佑，而保佑往往指
的是经济的实利。”另一位学者郝瑞（ＳｔｅｖｅｎＨａｒｒｅｌｌ）

认为，中国人的命运观可以分为“命”、“运”两字。
“命”是先天决定的，不可改变的，但“运”强调后天的

努力和运作，是“民间的商品化意识的表现”［５］（Ｐ１７６）。
这两位学者都认为民间宗教信仰中包含着信徒在经

济方面的考虑。泉州号称“佛国”，民众绝大多数都是
虔诚的宗教信徒。因此，泉州民众很早就受到宗教信

仰中所含有的商业意识的浸润与渗透。改革开放后，
当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时代主题时，熟稔于与

超自然力量“交易”的泉州民众，很自然地将这种交易
意识运用于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从而对当地商品

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中的一些竞争性的信

仰仪式，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很明显。“晋主”与“搏

龟”仪式即带有很强烈的竞争意味。“晋主”指村民将
自家祖先的灵位晋奉到祖祠。“晋主”讲究等级化，规

定晋奉到祖祠的祖先必须在辈份与道德威望上达到
一定的水平。不过，民间在实际操作时，允许一般家

庭用金钱财物来换取晋奉灵位的权利。“搏龟”指的
是信徒通过许愿、占卜的方式来博取来年群体性仪式

的主办权利。民间认为担任仪式主办者（头龟、头家）
的人能够获得更多的福气，所以许多信徒不惜钱财，
在神前许愿，争取成为来年神明诞辰的“头家”。王铭

铭认为，“晋主”与“搏龟”仪式的存在使每一个有意愿
的村民都有机会成为村里的“显要人物”，“此类显要

人物并非政治现实中有政治资本的权力代言人，而是
以财物的所有权与欲求为资本。把这一类竞争性仪

式看成是‘民间资本主义’的表演，实不为过”［６］（Ｐ１４４）。
就是说，村民要想通过竞争性的仪式成为村里的“显

要人物”，就要努力赚钱，再将金钱转化为“面子”。因
此，竞争性仪式的存在，对于激发民众发展经济的热

情是很有帮助的。
德化县的祭窑仪式，也是窑工之间的一种竞争性

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十六日，是该县窑工祭祀当地烧
窑先驱窑坊公（原名林炳）的日子。这一天，全县在祖

龙宫设坛举行祭窑仪式，其他窑场以窑户所在的村落
为单位，各自在祖厝或较大的民房设坛举行祭窑仪
式，供品为新烧成的最好的瓷器。祭窑仪式中，组织

名、优、特、新产品评比活动，“在活动中互相交流生产
工艺和生产技术，促进产品创新和科技进步”④（Ｐ３８０）。

可见，祭窑仪式中的产品竞争，有助于提升德化的制

瓷技术，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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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可以活跃民众的社交

圈子，使人脉关系服务于经济活动。王铭铭指出，“如
果说民间社会网络有助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那么

民间宗教就是通过辅助民间社会网络的形成而间接
地服务于民间经济联合的形成”［６］（Ｐ１４２－１４３）。下面以

南安市洪梅镇坝顶自然村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
说明。

坝顶村的成年男子９５％以上都在全国各大城市

从事海鲜贩卖活动。每到村里的佛生日时，村民无论
远在哪里，都会想方设法返乡参加祭祀活动。因此，
一年三次的佛生日，是坝顶村最热闹的时候。在外做

生意的村民都要返乡参加佛生日的庆祝活动，同时还
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赴宴。这样的一种场合，给村民之

间的互通有无提供了舞台。笔者发现，佛生日时，在
不同城市经商的村民经常聚在一起讨论生意上的事

情。生意做的不成功的人，会向成功者取经。成功者
也会给不成功的人提供一些生意上的门道。因此，佛
生日是身处不同城市的村民彼此之间加强联系的一

个重要舞台。村民通过返乡参与群体性仪式活动，加
强了与其他村民的联系，人脉关系得以服务于村民的

经济活动。
最后，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经济方面的积极意

义，还表现在它具有旅游价值，可以进行旅游开发，吸
引外来消费，甚至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商贸经济。

关于这一点，不少学者都有相关论述，此处从略。
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某

些合理内核在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例如，泉州民众在与超自然力量
交易时，其头脑中的商品交换意识有助于其更好地适

应当前的经济社会。但是，宗教信仰中的这种商品交
换意识，也会使信徒盲目相信投入越多回报越大，为

了得到神祇更多的回报，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大肆铺
张，由此造成了经济上的浪费。

例如，晋江市石鼓庙每年神诞期间的演戏活动，
靡费之巨，令人震惊。据庄长江调查，从１９８０年到

１９９７年，石鼓庙每年神诞的演戏天数呈现急剧攀升
的态势，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０几天发展到１９９７年的８９

天⑤（Ｐ７３）。笔者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份的实地调查中，发现
庙中贴有一张“石鼓庙敬戏表”。据该表的安排，从农

历十一月初一至二十九，每晚都有戏剧演出。石鼓庙
主神的诞辰是农历九月，但到了十一月，戏剧演出仍

持续不断。据了解，每场戏的戏金在数千元至上万元
之间，连续百余天的演出，经济上的花费相当之大。

泉州民众花费在普渡上的支出也很可观。近年

来，在各级政府部门的三令五申下，普渡的铺张浪费

风气有所扭转，但情况仍不容乐观。例如，石狮市锦
尚镇东店村以校庆的名义，筹集百万资金，举办十八

年一遇的“大普日”［７］。

三、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

与消极影响

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某些内容与形式，也会从
文化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产生影响。

首先，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
社会，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之外，也允许其他的文化形

式的存在。泉州多元宗教并存的状况和宽容的传统，
对于今天构建一个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泉州社会的
实践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帮助。例如，泉州通淮街短

短一两百米内，耸立着府文庙、清净寺和关帝庙三大
寺庙。府文庙是儒教活动场所，清净寺是伊斯兰教寺

院，关帝庙是道教宫观，三个不同宗教的寺庙并列一
起，构成了一幅怪异而又和谐的画面。不仅如此，就

是在同一个宗教场所内，也可以找到不同宗教的信仰
要素怪异而又和谐并存的画面。例如，开元寺大雄宝

殿须弥座束腰间嵌有七十二幅辉绿岩狮身人面像和
狮子浮雕，大雄宝殿后廊檐间有一对十六角形的辉绿

岩石柱，雕刻着二十四幅古印度教大神克里希那的故
事和花草图案。这些雕刻精美绝妙，富有异国情调，
是明代重修大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移来建

殿的。泉州天后宫寝殿前廊的两根石柱，雕刻有印度
教的花草图案，应该也是从已毁的古印度教寺移来

的。由上可见，历史上多元宗教文化的并存与共融，
为泉州营造了一个文化宽容的良好氛围。这样的氛

围，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来说，有着很大的
益处。

其次，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一定区域的民众在与生
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它决定了宗教与民间信

仰身上必然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当前，全球化浪潮
使得世界文化同一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国家

都认识到，保护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未
来生活的丰富多彩。２００５年，联合国通过了《保护文
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公约》提

出，各个国家和民族有保留自己文化的权利，世界不
能只听一种歌曲。在反对世界文化同一化的行动中，

以泉州为主要代表的闽南文化，以其鲜明的地域特
色，于２００７年被我国文化部列为闽南文化保护试验

区。而在泉州文化中，又以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地域特
征最为鲜明。外来的游客通过巍峨壮观的开元寺东

西塔、浑然天成的老君岩石像、古朴典雅的清净寺、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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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氤氲的关帝庙等宗教景观，便可体会到泉州文化的

魅力所在。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地域文化特色之载
体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是有助于我们从文化和谐的角

度，推动泉州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的。
再次，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有民艺展示、民艺保

护的功能。民间艺术“或是源于祭祀神灵的仪式，或
是古老神话的演绎，或是从祈福驱邪的巫术中脱胎而

出”［８］，和宗教与民间信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是民间艺术得以展示
和保护的前提。例如，２００９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的妈祖信俗，它的展示离不开信徒的信仰
活动。只有在信徒实际的信仰活动中，妈祖信俗的生
命力才能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也只有在实际的信仰

活动中，才能显示出妈祖信俗的优美形式与丰富
内涵。

宗教与民间信仰的民艺保护功能，则主要是通过
民间文化市场的运转来达成的。众所周知，许多民间

艺术在新的文艺形式、娱乐方式的竞争下濒于消亡边
缘。但是，当前政府在民间艺术保护上的投入还很不

够。在这种情况下，要使民间艺术能够传承下来并发
扬光大，必须借助于民间文化市场的运作。据我们调

查，民间文化市场能否运作起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当地的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的盛衰程度。我们曾
采访泉州西门外新艺高甲戏剧团的负责人，据其介

绍，该团一年演出２００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的演出，
都与佛生日、进香、普渡等涉及宗教信仰的活动有关。

可见，泉州民间戏剧的生存，是建立在宗教与民间信
仰活动派生出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之上的。此外，在迎

神赛会等宗教信仰活动中，民众不仅要演戏酬神，还
要聘请大鼓吹、高跷队、火鼎公、火鼎婆、宋江阵、十八

学士、驴子探亲等艺阵队伍来装点场面、烘托气氛。
可见，与民间戏剧的生存方式相同，民俗艺阵能够传

承下来，也要归功于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的举办。
第四，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还可以起到丰富

基层民众文化生活的目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
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基层民众的休闲娱乐时
间也随之大幅增加。但是，基层政府在两个文明建设

中，普遍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即重视经济建
设，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缺乏主导精神的引导，

各种各样的思想、价值观乘虚而入，占领基层文化阵
地。在各种各样思潮的侵蚀下，基层民众容易出现思

想迷茫，找不准人生定位，导致行为的失范与越轨。
例如，由于缺乏健康的文化生活，基层民众的腰包鼓

起来以后，得不到正确的消费指导，不少人开始沉迷

于赌博之中。这既败坏了基层的社会风气，同时也容

易引发治安问题，导致基层社会的震荡。正是在这种
意义上，我们认为，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及其运作，

可以起到丰富基层民众文化生活，稳定基层社会秩序
的作用。例如，许多宗教活动场所都是老人在管理，

老人有了休闲娱乐的去处，同时也有了发挥余热的场
所。这对于老人幸福快乐地度过老年时光，有着很大

益处。而群体性的仪式活动中，民众不仅要聘请剧
团、电影放映队、艺阵队伍来增加热闹，而且民众自身

也是演员，要参与祭祀、游神、宴客等活动。这种既是
观众，又是演员的双重身份，使得基层民众能够最大

限度地享受仪式活动带来的快乐。而且，宗教与民间
信仰活动作为历史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形式，它比政
府倡导的新文化形式更容易得到基层民众的认同。

在基层民众的眼中，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是属于他们
自己的文化形式，而政府倡导的新文化形式，则是外

来的、强加于他们的文化形式。因此，我们认为，当前
泉州的基层文化建设中，要充分重视宗教与民间信仰

活动的积极作用。
宗教与民间信仰毕竟是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具

有群众性、狂热性、盲目性的特点，对于和谐社会的文
化建设来说，其消极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泉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边陲的地理环境，孕育
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但是，

边陲的地理环境，也使得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衍生出
一些低级的文化形式。例如，历史上，泉州的宗教信

仰活动中，往往都有戏班演戏助兴，娱神娱人。戏班
为了吸引观众，经常演出一些打情骂俏、轻薄堕落的

剧目。改革开放后，随着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复
兴，色情演出又渗入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活动中。一
些现代剧团为了抢夺庙会市场，将脱衣舞等不堪入目

的色情表演，也列入演出。２００９年，有网友在福建论

坛（ｗｗｗ．ｂｂｓ．６６１６３．ｃｏｍ）上贴出一则新闻：晋江市
某乡镇一户人家出殡时，请了两个脱衣舞女在出殡现
场大跳脱衣舞，驻足旁观者不少。这些低级趣味的演

出，成了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身上的寄生虫，毒害了
社会风气，是宗教与民间信仰在文化方面消极作用的

表现形式之一。
其次，在基层文化建设效果尚不明显之际，宗教

与民间信仰的存在，丰富了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但
是，当政府试图加大基层文化建设的投入时，宗教与

民间信仰就有可能反过来成为新的文化形式进入基
层的阻力。因为，当基层民众的思想世界为宗教与民

间信仰占据以后，他们就很难再接受政府所倡导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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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形式。这对于和谐社会的文化建设来说，显然

是不利的。
综上，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讨论了泉

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与消
极影响。当然，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是一种和泉州民
众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的文化形式，它对构建和谐社

会的影响，显然要超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范畴，而是
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在民众的文化素质尚
不高的情况下，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德说教，可
以起到社会的道德控制作用。而且，有别于法律“后
于事”的社会控制，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德控制是“先
于事”的。民众在抉择时会受到宗教与民间信仰的道

德说教的影响，使之不至于做出错误的决定［７］（Ｐ３２）。
又如，改革开放后，泉州社会进入转型期，社会保障体
系未能得到同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宗教活动
场所扮演了民间“福利”中心的角色，对社会保障缺失
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弥补作用。近年来，泉州

开元寺、通淮关岳庙等香火较旺的寺庙，每年都拨出
大笔经费用于扶助鳏寡孤独、助学兴教等社会公益事
业。再如，转型社会中，人口流动性的加大，使得原来
的熟人社会的乡土逻辑解体，整个社会出现陌生化和
疏离化的趋势。而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存在，加强了村
落社区的团结，部分消弭了转型社会带来的不良影

响。例如，群体性的信仰仪式的定期举办，使流动在
外的人口定期团聚在一起，定期重温社区成员的身份
认同。总之，泉州宗教与民间信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
影响是全方位的，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其中，积
极作用要大于消极作用。
注释：

①周仪扬．沪江宝泉庵［Ｚ］．晋江：沪江宝泉庵董事会

印，２００５．

②郭山庙管委会．南安市诗山郭山庙举行“纪念抗日战争

胜利６０周年暨祈祷国泰民安法会”［Ｊ］．福建道教，２００５，（３）．

③泉郡富美宫董事会、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合编．泉

郡富美宫志［Ｚ］．泉州：泉郡富美宫印，１９９７．

④陈建中．窑神祭祀仪式对泉州窑德化陶瓷技术进步的

探讨［Ａ］．华侨大学宗教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海峡两岸宗教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集［Ｃ］．泉州：华侨大学印，２００８．

⑤庄长江．石鼓庙戏剧演出景观［Ａ］．晋江市历史文化研

究总会、石鼓庙管理委员会董事会编．闽台石鼓庙文化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Ｃ］．晋江：石鼓庙印，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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